
第一章 討好未來皇帝 

薛清寧作了個夢。 

夢裡是個九月的天氣，碧空如洗，輕雲淡捲，有深沉悠遠的鐘聲一下下的響起。 

新帝登基，丹墀上面文武百官烏壓壓跪了一地，山呼萬歲，聲音直上雲霄。 

新帝穩坐龍椅，接受朝拜之後開始封賞，第一道旨意便是立薛氏之女清璿為后，

薛家眾人也跟著一塊兒雞犬升天，就是她薛清寧也得了個縣主的封號。 

縣主者，本朝規定非皇族女子不能封，但現在她一個外姓女子竟然能被封賞，可

見新帝對新后的寵愛程度了。 

薛清寧心生歡喜，夢中忍不住笑出聲來，這時就聽到有人在叫她—— 

「姑娘、姑娘？您該起了。」 

薛清寧迷迷濛濛的睜開雙眼，看到一個穿青色半臂的姑娘坐在床沿看她，眉眼間

帶著幾分笑意，看起來很溫柔可親。這是母親特地撥到身邊照顧她的大丫頭，現

年十六歲，名叫綠檀。 

綠檀看到薛清寧醒了，起身從旁邊的衣架拿了衣裙，一邊服侍她穿上一邊笑著問

道：「姑娘剛剛作了什麼好夢，竟然在夢裡都會笑出聲？」 

薛清寧自然不好告訴綠檀，剛剛她夢到書裡的結局。 

上輩子她心臟不好，身子羸弱，別的孩子在外面跑跳瘋玩，她永遠只能安安靜靜

在家裡待著，什麼事都做不了，每天還要吃很多藥。可即便這樣精心保養，未及

十八歲她還是死了，再一睜眼，她發現自己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小嬰兒。 

那時她想著，原來人真的有下輩子，真好！至於為什麼她還能記得上輩子，她傾

向她過奈何橋的時候忘了喝那碗孟婆湯。她本以為自己輪迴轉世了，所以這輩子

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她挺能接受的，打心底覺得都是自己的親人。 

即便後來發現自己其實是穿越到了一本看過的小說裡，她依然沒有特別震驚，甚

至因為知道那本小說中主要人物們的結局，還覺得挺慶幸的，畢竟這樣就可以少

踩很多雷，也能及時趨吉避凶。 

等綠檀給她穿好衣裙，梳好髮髻，薛清寧就慢吞吞的往外走。 

她今年八歲，現在的身體很健康，想如何跑跳都可以，不過大概是上輩子安靜慣

了，現在她無論做什麼事，給人的感覺依然是慢吞吞的，一點兒都不著急。 

才走到西次間，薛清寧就聽到她母親徐氏說話的聲音—— 

「……已經過了白露，天氣眼看就要冷下來，府裡各人的冬衣也該做起來了。」 

說到這裡，徐氏的眉頭微微蹙了起來。冬衣若按照往年的舊例來做，對他們榮昌

伯府現在的家境來說，顯然是一筆不算小的開支，但若是降低標準，外人看著不

體面，只怕越發不想跟他們榮昌伯府結交了。且府裡有些人不曉得當家的難處，

只怕還會過來跟她鬧。 

徐氏有些猶豫不決，這時聽到腳步聲響，她轉頭望過去，一眼就看到薛清寧，「寧

寧起來了？」眉眼間的憂愁之色頃刻間沒有了，轉而浮上溫和的笑意，「到娘這

裡來坐。」 

徐氏總共生了兩子一女，其中數薛清寧年紀最小，跟她兩位兄長差了足足有七八



歲，所以徐氏極疼愛這個女兒。 

薛清寧應了一聲，走到羅漢床邊，在炕桌對面坐下來。 

徐氏笑著問她，「寧寧今兒這中覺歇得好不好？」 

薛清寧笑著嗯了一聲，又問徐氏，「娘，您沒有歇中覺？」 

都說春睏秋乏，算算現在已經是仲秋了，人確實很容易覺得疲憊。 

徐氏搖了搖頭，「娘正在想做冬衣的事，寧寧今年想要什麼顏色的冬衣？」 

小孩子長得快，一年一個變化，去年的冬衣薛清寧現在穿著只怕有些小，今年肯

定要給她新做兩身，而且徐氏就生了這個女兒，又生得粉妝玉琢，她很喜歡打扮

她。 

薛清寧對這些沒有什麼追求，知道徐氏眼光好，這些年給自己做的衣裳沒有一件

不好的，於是說道：「娘您看著辦就行，我什麼顏色都喜歡。」 

徐氏笑起來，「妳可真是個懶的，連這些個事都不願意動一動腦筋。」 

話雖然這樣說，卻半點兒責怪的意思都沒有，完全是寵愛縱容。 

旁邊站著的孫嬤嬤也笑起來，對徐氏說道：「咱們姑娘相貌生得好，無論穿什麼

顏色的衣裳都是極襯她的。」 

孫嬤嬤是徐氏的陪嫁丫鬟，主僕兩個自小處出來的情分，等孫嬤嬤年紀大了，徐

氏捨不得將她遠嫁，就嫁給了榮昌伯府老管家的大兒子。等老管家死了，他大兒

子接著做了管家，孫嬤嬤也做了管事嬤嬤，在伯府的下人裡面地位是極高的，不

過在徐氏面前她還是跟以前一樣恭敬。 

有人誇自己女兒的相貌生得好，徐氏非常高興，叫丫鬟將先前燉好的銀耳蓮子羹

端一碗過來給薛清寧，「這天容易秋燥，妳喝碗銀耳蓮子潤潤肺。」又對綠檀道：

「前幾日姑娘一直說的什麼荷花酥，剛剛小廚房遣人過來說是今兒他們又做了

些，也不曉得對不對，妳現在拿過來給姑娘看看。」 

薛清寧穿的這本書的背景是個名叫大景的架空朝代，裡面好些兒東西作者都沒有

設定，她又是個在吃喝上比較講究的人，閒來無事的時候就會搗鼓一些上輩子吃

過，或者聽說過的糕點，叫小廚房裡的人照著做，這個荷花酥就是前些時候她忽

然想到的。 

只是小廚房做了好幾次，始終不是上輩子她見過的那個樣兒，或是她吃過的那個

味兒，也不曉得這一次會不會做成功。 

綠檀應了一聲，轉身出了屋。 

徐氏繼續跟孫嬤嬤說冬衣的事，「昨兒我去庫房裡面看了，雖然還堆了些料子，

不過花樣都已經不時興了，布料也不夠。妳回去告訴孫管事，讓他叫兩個妥當的

人去外面的綢緞鋪子買一些時新的衣料回來，再叫兩個裁縫，這幾日就將冬衣做

起來吧。」 

徐氏說一句，孫嬤嬤應一聲是。 

等到徐氏的話說完，孫嬤嬤又建議，「庫房裡的那些料子雖然都是好的，但既然

花樣都已經不時興了，倒不如拿出來做給府裡各位主子的大丫頭和公子身邊的小

廝穿，不然一直放著只怕會黴壞了，到時想穿都不能。」 



俗話說先敬羅衣後敬人，身邊跟著的大丫頭和小廝穿得體面，旁人看著，主子們

的臉上就會更有光。 

徐氏想了想，覺得是這麼個理，點頭同意了。 

薛清寧這時忽然想起一件事，放下手裡拿著的白瓷勺子，對徐氏說道：「娘，那

位林公子，您也給他做兩件冬衣吧。」 

聽了這話，徐氏詫異的轉頭看了她一眼。這不是頭一次了，以往要給府裡的公子

姑娘派發各樣分例的時候，女兒總會提醒她別忘了那位林公子。 

其實徐氏覺得壓根不用管他，畢竟那只是三房一個妾室的弟弟，隨著妾室一塊兒

住到府裡原就是從沒有過的事，誰讓她那位小叔子極其寵愛那位妾室呢？那妾室

說的話就如同聖旨一般，無有不從的。她那位妯娌又懼怕丈夫，竟容得這樣的事

發生。 

現在女兒對那位林公子顯然也與眾不同，林公子又確實生了一個好相貌…… 

徐氏不由得擔心起來，目光悄悄的打量著薛清寧。面上看起來坦蕩蕩的，沒有一

絲一毫小女兒的嬌羞，可見說這話的時候心裡並沒有半點想法，而且她才八歲，

能懂得什麼？ 

徐氏放下心，不過難免還是好奇，問道：「妳怎麼老惦記那位林公子，什麼事都

不忘提醒我別忘了他的那一份？」 

薛清寧心想，能不老惦記嗎？林星承可是書裡的男主，往後要做皇帝的。她記得

書裡面他們大房跟林星承之間原本還有點兒嫌隙，不過因為林星承實在太寵愛她

的二姊薛清璿，又覺得對薛清璿有愧，最後並沒有跟他們大房計較，反倒讓大房

跟著薛清璿一塊兒雞犬升天，加官進爵。 

不過就算明知他們大房最後會有好結果，現在提前對這位未來的皇帝好一點，那

也肯定錯不了。 

薛清寧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對林星承好，但這件事她沒法告訴徐氏，就笑著打馬虎

眼，「因為我是娘的女兒，所以跟娘您一樣心地善良呀。」 

徐氏笑起來，孫嬤嬤和屋裡站著的丫鬟也都笑了。 

笑過之後徐氏傾身過來，抬起右手食指在她的額頭上輕輕戳了一下，笑著說道：

「妳呀，就慣會說這些話哄我。」 

孫嬤嬤也笑道：「都說母女最是相像，看姑娘的相貌，跟夫人您年輕的時候一個

樣兒。」 

這話雖然有誇張的成分，但薛清寧的相貌跟徐氏確實有幾分相像，母女兩個都長

了一個標準的鵝蛋臉，一雙秋水無塵般的杏眼。不同的是徐氏因著已經三十多

歲，經歷了很多世事，眼中更多的是沉靜和淡然，薛清寧還小，所以雙目燦若星

辰，小鹿一般清澈純粹。 

聽了這話徐氏心裡面很受用，面上還是嗔著薛清寧，「不是娘說妳，妳這性子可

一點兒都不像我。我小的時候是頂喜歡看書寫字的，哪裡像妳，哪一次妳大哥叫

妳練字的時候不哭喪著一張臉？就算勉強練會兒字，也是一點都不用心。」 

頓了頓，徐氏又笑著總結一句，「妳也就在吃喝上面，和鼓搗那些小玩意兒上面



用心罷了。」 

薛清寧不以為意，正要笑著反駁，就看到有個丫鬟掀簾子走進來。 

這是徐氏身邊一個名叫文竹的大丫鬟，穿一件水綠色的半臂，左手腕上面籠了一

只銀鐲子。 

進屋之後她屈身對徐氏和薛清寧行了個禮，然後直起身來說道：「大公子剛打發

人過來問姑娘歇中覺起了沒？若起了，叫姑娘帶著前兒他佈置的功課到書房去見

他，他要檢查。」 

徐氏一聽，立刻轉過頭對薛清寧笑道：「剛剛我說什麼來著？管妳的人來了，妳

快去吧。」 

徐氏雖然也會認字寫字，但肯定比不過大兒子，她還要掌中饋，沒有時間來教女

兒，丈夫又是個閒散性子，秉持女子無才便是德，壓根不管薛清寧。至於二兒子，

他活潑得很，但在讀書習字這些事上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更不說教薛清寧

了。 

所以還是大兒子好，學問高，人也沉穩，雖然極其疼愛薛清寧這個妹妹，但在該

要求她做的事情上還是很嚴格的。 

自然，薛清寧最怕的也是這個大哥，聽完文竹轉達的話，立刻苦著一張臉趴在炕

桌上。 

她肯定是認得字的，哪怕上輩子她認的字是簡體，現在都是繁體，但這幾年下來，

她什麼字不認得？關鍵是練字……誰知道寫毛筆字有這麼多要求啊？而且她大

哥並不是只要她會寫就行了，是一定要她寫好。 

至於文竹說的功課，前兒大哥給了她一幅字帖，讓她照著臨十遍，說今日他要檢

查，但是她到現在才臨了四遍……可以預見待會兒大哥的一張臉會沉得有多難看

了。 

薛清寧哪裡敢過去，只能求著徐氏。 

可惜徐氏雖然疼愛她，但在這事上沒有什麼商量的餘地，溫聲哄勸著她，「怕什

麼？妳大哥還能生吃了妳？快些兒去，晚飯娘叫人做妳最愛吃的鮮蝦丸子。」 

正說著，就見綠檀雙手端了一個小茶盤進來，上面放著一碟子形似荷花綻放的糕

點。 

徐氏以前從沒見過這樣精緻好看的糕點，一時有些愣住了，看了兩眼，轉過頭問

薛清寧，「這就是妳說的荷花酥？」 

美食在前，薛清寧暫且忘了要去見大哥的事，點了點頭，伸手自碟子裡面拿了一

塊荷花酥，輕輕咬了一小口，立刻眉開眼笑，「這一次的荷花酥做得好，不但形

狀對了，味道也極好。」她又伸手拿了一塊遞到徐氏的嘴邊，「娘，您快嘗嘗。」 

徐氏就著她的手也笑著咬了一口，挺酥鬆香甜的，味道雖然不是她吃過最好吃

的，但式樣卻是她見過最精緻的。 

見薛清寧吃得慢吞吞，知道她是在拖延時間，徐氏笑著催促她快些去找大哥。她

可不贊同自己丈夫說的「女子無才便是德」，就算是女孩子，那也應該讀書認字，

明曉事理。 



知道這件事無論如何都躲不過去，薛清寧幽幽的歎了一口氣，歎完之後叫自己的

另一個丫鬟小桃過來，吩咐她去西梢間的臥房裡面將這兩天她臨好的那幾張字帖

拿過來。 

又叫綠檀，「妳去小廚房拿一碟子荷花酥放到食盒裡面，銀耳蓮子羹也盛一碗裝

好。」 

只盼著待會兒大哥看到這吃的喝的，能對她不那麼嚴厲。 

 

薛清寧這輩子的身分是榮昌伯府大房唯一嫡出的女兒，榮昌伯府祖上是跟著太祖

打江山的，以軍功起家，開國之後受封榮昌伯，可惜這個爵位並不是世襲罔替，

只能襲三代，到了薛清寧的父親薛博明這一代，正好就是第三代。 

也就是說，若薛博明沒有做出對朝廷有大貢獻的事，到了他兒子那一代就沒有爵

位可以承襲，偏偏薛博明又是個沒有多大出息的，年少的時候托庇祖蔭，讀書上

面很不用心，舉業無成。現在年近四十，靠的是早年家裡花銀子給他在朝中捐的

閒職，每日去衙門裡應卯，閒坐一日了事，手中並無半分實權。 

他的同胞弟弟，薛清寧的三叔薛博平則乾脆連閒職都懶得做，鎮日鬥雞走狗，拈

花惹草，半點兒正事都沒幹，反倒庶出的二叔薛博懷外放了個知縣。 

嫡出的兩兄弟都是沒出息的樣兒，所以現在榮昌伯府在京城的地位比較尷尬。雖

然有爵位，但已經是最後一代，又進不了朝廷的權力中心，那些有權有勢的世家

貴族自然不屑繼續跟他們親近。但現在畢竟還是個伯府，該有的架子和體面還是

要有，不然只怕會越發叫人看不起。 

這也是徐氏為什麼經常憂愁，覺得這個家難當的緣故，對自己兩個兒子的學業上

面她也很嚴格，希望他們兩個能通過科舉進入仕途，重振薛家昔年風采。 

目前來看，二兒子壓根就不是讀書的料，大兒子卻是個學問好的，已經中了秀才，

明年秋闈就能下場鄉試了，若是他能中個舉人，薛家重振就有望了。 

相較而言，薛清寧在這些事上可以說是很佛系，一點兒都不憂愁。因為她知道，

她的二叔，也就是女主薛清璿的父親，雖然現在只是個外放的知縣，幾年後他會

帶著薛清璿回京述職，留任京官。 

最重要的是，那會兒薛清璿和林星承就會相遇，最後林星承登上帝位，薛清璿為

中宮皇后，整個薛家都會跟著富貴，叫原本那幫子不屑跟他們親近的世家貴族再

也高攀不起。 

只要想想那個畫面薛清寧就覺得高興，連帶著腳步都輕快了不少。 

不過等望見前面站著的那道人影，腳步立刻就慢了下來。 

那人身穿一件雨過天青色的襴衫，側面對著她，正微微仰起頭看路旁的一株桂花

樹。 

可真是說曹操曹操到，眼前的這個人，可不就是林星承！ 

他應該在看桂花，這個季節第一批桂花快要開了，被墨綠色葉片覆蓋的枝幹上能

看到如米粒般大小的米黃色花苞。 

薛清寧看著他俊雅的側臉，猶豫要不要上前跟他搭話。 



雖然兩個人同住一個府裡面，但一來薛清寧原就不是個話多的人，哪怕明知道林

星承往後會做皇帝，她也做不出主動去抱他大腿討好的事，平日最多只提醒母親

分發府中各人分例的時候不要忘了他那一份。 

二來林星承應該是個比較宅的人，平日下學就待在自己的屋裡看書，很少會出

來，所以這幾年他們兩人見面的次數很有限。 

這會兒忽然碰見了，直接抬腳就走肯定不大好，要是這位未來的皇帝覺得她在心

裡忽視他，瞧不上他，只怕往後她的那個縣主之位就比較懸了。 

但要是上前搭話，第一句話該跟他說什麼呢？薛清寧一雙秀氣的纖眉蹙了起來。 

林星承顯然也注意到她了，正微微側過頭，目光淡漠的望了過來。 

薛清寧還記得書中對林星承的描寫——眉眼冷漠狠厲，氣質陰鬱高貴，一看就知

道不是池中物。 

不過現在林星承畢竟只是個十六歲的少年，縱然整個人看起來孤高清冷、不好接

近，但眉眼間還帶著幾分青澀。 

薛清寧回過神，見林星承依然目光淡漠的望著她，絲毫沒有要主動跟她打招呼的

意思，彷彿她只是一塊假山石、一棵樹般的存在，是個死物，壓根就不是什麼活

物。 

薛清寧很無奈，只得對他點了點頭，主動開口跟他搭訕，「這桂花聞著好香，等

再過幾日全開了，就可以摘了做桂花糯米藕吃。」 

話一說完，她好像看到林星承的唇角微微抽動了一下。也是，人家在這裡賞桂，

心裡想的肯定是「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之類的高潔品性，她倒好，

開口就是如何吃，簡直就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 

薛清寧臉上有些訕訕的，抬手摸了摸鼻子。對面站著的林星承沒有說話，想必以

前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樣俗不可耐的人，不過他沒有掉頭就走，應該是還沒有從

驚訝中回過神來。 

為了緩解這個尷尬的場面，薛清寧沒有細想，叫小桃將手裡提著的食盒蓋子揭

開，雙手從裡面捧了那碟子荷花酥，往林星承的面前遞了遞。 

「這是剛剛出鍋的荷花酥，你要不要吃一個？」 

話一說出口，薛清寧就反應過來，繼第一句話之後，她這第二句話也依然有關吃

的。 

她真的很不會跟人搭訕，就沒有再言語。 

好在林星承也沒有再站在這裡，瞥了她一眼，轉過身走了。 

秋風吹起他的衣角，背影看起來清瘦又孤單。 

「這個人怎麼這樣？」小桃一直站在旁邊看著，這會兒替自家姑娘不忿起來，「姑

娘您好心好意跟他說話，請他吃糕點，他不說一聲謝，甚至一個字都不說，轉身

就走了，這也太目中無人了吧？」 

薛清寧將手裡的那碟荷花酥又放回食盒，一邊將蓋子蓋起來，一邊不緊不慢的說

小桃，「這又不是什麼大事，妳叫這麼大聲做什麼？」 

未來的皇帝嘛，目中無人點很正常，而且現在林星承跟她確實不熟。沒有關係，



他往後跟薛清璿熟就行了，到時候她這條小鹹魚也能跟著一塊兒雞犬升天。 

用眼神阻止小桃想要說的話，薛清寧繼續往她大哥的書房走。 

第二章 不打不相識 

跨進書房門的時候薛清寧內心是抗拒的，很想回身就走。 

但是已經晚了，薛元韶聽見她的腳步聲，從書架邊轉過身，隨即目光落在她身上。 

薛元韶現年十八歲，穿一件深藍色的圓領袍衫，身材頎長挺拔，給人的感覺很沉

穩儒雅。見薛清寧站在門邊不動，叫她道：「妳站在那裡做什麼？過來。」 

薛清寧很不情願，只得應一聲，抬腳磨磨蹭蹭的往前走。 

等走到窗邊放著的寬大書案旁，薛元韶已經拿著剛剛從書架上挑選出來的書，在

書案後面的圈椅中坐下來，一邊問她，「前日我叫妳臨的那十遍帖子都臨好了？

拿來我看。」說完，右手掌心向上朝她伸了過來。 

薛清寧有點兒怕她這位大哥，印象中父親從來沒有管教過她，對她這個女兒也不

算親近，父親親近的是羅姨娘生的女兒，她的庶姊薛清雪。 

她無所謂，有母親和兩位兄長跟她親近就足夠了，可是大哥對她很嚴格，完全可

以稱得上是一位嚴兄。 

她將那幾張臨好的字帖遞過去，而薛元韶低頭看的時候，她開始控制不住的忐忑

起來。 

果然沒多久薛元韶就抬起頭，皺著眉頭看她，「不是叫妳臨十遍？怎麼才臨四遍，

另外的六遍呢？」 

薛清寧根本沒膽說她其實就臨了四遍，其他的六遍壓根不知道在哪呢。 

「大哥……」她用眼神示意小桃將食盒拿過來後，一邊揭開食盒蓋子，一邊對著

薛元韶討好的笑道：「這是我前段時間跟你說的荷花酥，今兒小廚房終於做了出

來。我嘗過了，味道很好，你要不要也嘗嘗？還有這碗銀耳蓮子羹，娘說了，現

在秋燥容易上火，喝這個潤肺，大哥你趕緊喝。」 

她想要用荷花酥和銀耳蓮子羹轉移薛元韶的注意力，可惜糖衣炮彈對薛元韶沒

用。 

目光淡淡瞥了一眼薛清寧特地放在他面前的糕點和湯羹，薛元韶隨即將手裡拿著

的那幾張紙放在案上，抬眼看著她，徐徐的說：「今日在我這裡先臨三遍，回去

之後再臨三遍，明日吃晚飯的時候我要檢查。」 

這就是半點兒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了，一定要她將剩下的那六遍都補齊。 

薛清寧還能怎麼辦？面對母親和二哥的時候她還能撒個嬌、訴個苦，可是在大哥

面前她壓根就沒有這個膽，只得老老實實的哦了一聲。 

小姑娘垂著頭，眉眼耷拉著，看起來可憐兮兮的樣子，薛元韶心中一軟，面上的

嚴肅之色險些繃不住，輕咳了一聲，將放在案上的一個油紙包遞過來，「給妳的。」 

薛清寧伸手接過，好奇的打開一看，裡面是一顆顆的薄荷粽子糖。這輩子她雖然

身體健康，沒有什麼大毛病，不過好像有點兒低血糖，一餓就容易頭暈眼花，手

腳發顫，所以她隨身的荷包裡面都會放幾顆糖，以備不時之需。 

昨兒她才剛將荷包裡的糖吃完，吃晚飯的時候順帶提了一提，沒想到薛元韶就記



住了。 

京城裡面只有新亭齋售賣各樣粽子糖，這包糖應該是薛元韶散學之後特地去買

的，可是他的學堂在城東，新亭齋卻在城西…… 

薛清寧心中的那點子委屈頃刻間就煙消雲散了，她拈了一顆糖放進口中含著，舌

尖上立刻嘗到薄荷的清涼還有糖的甜味。 

她對薛元韶展露一個同樣甜甜的笑容，叫小桃過來給她磨墨，自己拿了帖子和紙

筆就往臨窗木炕那裡走。 

今兒臨三遍字帖算什麼？為了大哥對她的這份好，就算叫她臨三十遍字帖她也認

了。 

薛元韶看她腰背挺得筆直，手中握筆，一臉認真的坐在炕桌旁臨字帖的小大人模

樣，唇角忍不住彎了起來。 

還是要管教才行，不然什麼事都由著她的性子來，往後只會越發的懶散。他目光

看到書案上放著的那碟子糕點，模樣還真的很像荷花，花瓣層層疊疊的。一個糕

點而已，怎麼樣不是吃？做得這樣精緻做什麼？也不曉得他這個妹妹腦子裝的都

是些什麼？ 

雖然這樣腹誹，薛元韶還是拿了一塊荷花酥吃起來，倒是很酥軟香甜。 

吃完一塊之後，他又伸手在小碟子裡面拿了一塊，還沒等他將這塊荷花酥送到嘴

邊，就聽到屋外一陣腳步聲響，走得挺快，一聽就知道來人的性子肯定比較急。

而敢在他書房隨意進出，走路又這樣快的人，除了他那位二弟，府裡再找不出第

二個人。 

薛元韶連眼都沒有抬，繼續一邊翻看剛剛他在書架上挑出來的那本書，一邊慢慢

的吃著手裡的荷花酥。 

薛元青這時候已經抬腳跨進了書房。 

薛元韶的這書房一共有三間，正廳用來待客，擺放著桌椅花几之類，東次間放了

書案和書架，西次間則是薛元韶偶爾歇息的地方，臨窗有一張木炕。 

薛元韶一般都在東次間，所以薛元青進屋之後，轉身徑直往東次間走，壓根就沒

有留意到薛清寧正在西次間。 

少年一雙明亮的眼中滿是笑意，腳步未停就先叫起來，「大哥大哥，我跟你說，

今兒出門我遇見一個人，我跟他因為一點誤會打了起來，沒想到他看著年紀比我

還小，手上功夫卻比我厲害多了，我挨了他好幾拳。」 

薛元韶一聽他挨了打，立刻抬頭看他，果然看到薛元青左眼處青了一圈，唇角也

破了一塊。心中一緊，正要問打他的那個人是誰，就見他這個弟弟依然眉眼飛揚

的說著—— 

「不過我們兩個不打不相識，已經成為朋友了。這不，我還特地將他帶回家，想

叫你也看看我這位新交的朋友呢。」也不等薛元韶說話，他轉過身對著窗外叫道：

「孟銳，快進來。」 

薛清寧跟她二哥關係最好，原本聽到他說挨了打，立刻放下手裡的筆，起身要來

看他，這時忽然聽到孟銳的名字，不由得愣在原地。 



孟銳？跟她二哥打架的人竟然是孟銳！ 

尚未回過神，她聽到外面傳來一陣不疾不徐的靴子響，下意識轉過頭往窗外望去。 

院子裡面栽了一棵銀杏樹，枝頭的葉子還沒有落盡，明亮的日光從枝葉間斜灑下

來，有一位少年正從樹下走來。他穿一件淺金色的圓領袍，腰間繫黑色革帶，顯

得他身姿頎長挺拔。 

日光落在他身上，恍惚間薛清寧也分不清到底是日光更明亮些，還是少年更明亮

些。 

這個人就是孟銳？ 

原書中的孟銳是男二，靖國公世子，跟林星承的陰鬱冷清相反，他是陽光俊朗的。

不過跟林星承一樣，孟銳也喜歡薛清璿，為她做了很多事，甚至不惜與太子為敵，

算是間接幫林星承坐上皇位。 

可惜最後還是被薛清璿發了一張好人卡，同時因為被林星承忌憚，落得雖然封了

郡王，但是被外放到雲南鎮守，終生不得回京，明升暗降的下場。 

好在有位一直心悅他的姑娘始終陪在他身邊不離不棄，算是勉強有個圓滿的結

局。 

但是原書中並沒有寫過孟銳和薛元青有什麼交集，他們兩個人現在怎麼會不打不

相識，成為朋友了？ 

而且薛清寧記得，因為孟銳是靖國公夫人年近四十才生下來的兒子，上頭除了兩

個嫡出的姊姊其他都是庶出的，靖國公夫人將他看得如同眼珠子一般珍貴，從小

金尊玉貴的長大。 

靖國公是個武將，軍中摸爬滾打多年，常年鎮守邊疆，見不得靖國公夫人這般嬌

養孟銳，在孟銳十歲那年，不顧靖國公夫人的反對，帶著他一塊兒去了邊疆，磨

礪他的心性。 

中間那幾年靖國公夫人雖然一直寫信催靖國公送孟銳回京，但靖國公總是不理

會。 

雖然書中沒有明寫，但薛清寧猜測，應該是薛清璿回京之後孟銳才回京的吧？ 

現在孟銳是提前回京了，還是這個人只是跟靖國公世子同名而已？ 

她腦子正想著這些事，孟銳已經抬腳跨進屋裡來。 

跟薛元青每次進屋就下意識看向東次間不同，孟銳進來後直接看向西次間。 

剛剛他在院子裡面看栽種的花草，就注意到西次間的槅扇開著，有個小姑娘正坐

在臨窗木炕上提筆寫字。 

小姑娘養得很好，臉頰圓嘟嘟的，膚色白裡透紅，彷彿早春枝頭一朵含苞待放的

海棠花般，嬌嫩的很。不過看她腰背挺直，垂眼專注寫字的模樣，倒像個小大人

一般，給人的感覺挺奇妙的。 

於是進屋之後孟銳就轉頭看西次間，正好對上薛清寧望過來的目光。 

小姑娘不知道想到什麼，一雙杏眼睜得大大的，很驚訝的樣子，五官長得精緻秀

氣。 

薛元青這時候也看到薛清寧，轉身叫她，「寧寧，妳怎麼在這裡？」 



薛清寧心想，我還能怎麼在這裡？被大哥罰臨字帖唄，隨即就注意到薛元青左眼

旁的那一圈青紫，以及破了的唇角，不得不說，看起來挺狼狽也挺痛的。 

薛清寧心疼起來，立刻起身下炕，快步走過去抓住他的右胳膊，一臉著急的問道：

「二哥，你痛不痛？身上還有沒有其他受傷的地方？」 

這得是用了多大的力道才會將她二哥打成這樣啊？ 

薛清寧又是心疼又是氣憤，一時哪裡還顧得上孟銳到底是不是靖國公世子，轉過

身就質問孟銳，「你為什麼打我二哥？」 

可惜她雖然氣惱，但因為口中的那顆薄荷粽子糖還沒有含完，這句質問聽起來就

有幾分含糊不清。她現在還帶著嬰兒肥，臉頰圓嘟嘟的，一點兒凶悍的氣勢都沒

有，反倒只會讓人覺得她可愛好玩兒。 

至少孟銳現在就很想伸手指捏一捏她圓嘟嘟的臉頰，好不容易忍住了，他看向薛

元青，挑了挑眉，笑著問道：「這就是你妹妹？」 

剛剛在來薛家的路上他就聽薛元青說過了，他有個妹妹很可愛，現在一看，確實

挺可愛的。 

薛元青很喜歡薛清寧，覺得自己這個妹妹相貌好，脾氣好，還會鼓搗一些他以前

從來沒有見過，也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糕點吃食和各種小玩意兒。反正他覺得薛清

寧沒有一處不好，巴不得讓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個這麼好的妹妹，但凡是他認定的

朋友，就會經常在人家面前炫耀自己有個好妹妹。 

現在聽孟銳這樣問，薛元青抬手摸了摸薛清寧的頭，對他笑道：「是啊。怎麼樣，

我妹妹很可愛吧？」 

薛清寧：「……」 

薛元韶一直暗中打量孟銳，少年的相貌生得很俊朗，眉眼間有一股英氣，讓他整

個人看起來明俊逼人。衣裳的料子一看就很貴重，腰間掛了一枚白玉佩，應該是

用上好的羊脂白玉雕成的，特別是他身上自信張揚的氣勢……這人肯定不是尋常

人家的子弟。 

薛元韶腦中立刻閃過這個念頭，不過京中達官顯貴眾多，自己也是榮昌伯的嫡長

子，他沒有繼續深究，反而在不知道孟銳的真實身分下依然對他以禮相待。 

他瞭解自己的弟弟，雖然為人做事衝動了些，也不是全無頭腦，能讓他在被打了

一頓之後還能成為朋友，甚至迫不及待帶回來給自己看的人，品性肯定不會差到

哪裡去。 

他起身從椅中站起來，繞到書案前面，身子微彎，兩手抱拳，「見過孟公子。」 

孟銳的年紀應該跟薛元青相近，肯定比薛元韶要小，現在薛元韶竟然很客氣的跟

他行禮，可以說是很謙和有禮了。 

孟銳也回了禮。 

彼此見過，薛元韶請孟銳在明間廳裡的椅中坐了，叫小廝上茶，又客客氣氣的跟

他說話。 

薛元青不耐煩跟薛元韶一樣斯文坐著跟人講話，他覺得自己跟孟銳已經很熟了，

也沒必要跟他那樣客氣。看到書案上放了一碟子糕點，式樣極精緻，伸手拿了一



塊吃，吃了一口之後覺得好，他扭頭問薛清寧，「寧寧，這是妳想出來的？」 

這糕點他以前從沒見過，府裡的廚子也肯定想不出這樣式樣精緻、一看就知道很

費功夫的糕點，必然是薛清寧想出來的。 

這荷花酥既然帶了個酥字，可想而知是很酥脆的，薛元青又是個做事不大講究細

枝末節、大剌剌的人，這會兒就有細碎的酥皮落到了錦袍的前襟上，他也不管。 

薛清寧看不過眼，拿手帕拂去他衣襟上的這些酥皮，沒好氣的說道：「吃你的吧。」 

往常不都說自己武藝很好嗎？軟磨硬泡了好長時間，母親才終於同意請了個會武

的師父回來教二哥，他也跟著師父學了一兩年的武藝，怎麼今兒遇見孟銳就被他

打成了這個樣子？也不曉得痛，還一直笑嘻嘻的！ 

倒是那個孟銳，剛剛薛清寧用心看過了，他身上好像半點兒傷都沒有，可見他的

武藝有多高了。這越發叫她懷疑孟銳到底是不是靖國公世子，因為有戰事的時候

他應該上過戰場見過血，甚至殺過人，這完全不是薛元青學幾年功夫能打得過的

對手。 

「還是寧寧對我最好。」 

薛元青笑著對薛清寧道謝，下一刻伸手將裝荷花酥的碟子拿在手上，抬腳就往廳

裡走。 

等走到孟銳旁邊，他單手將碟子往他面前遞了遞，「這是我妹妹做的荷花酥，味

道特別好。你嘗一個。」 

薛清寧：「……」 

這荷花酥她只是跟小廚房裡的人提了提，說了一些式樣，以及應該是用什麼東西

做的而已，具體怎麼做，還是小廚房裡的人摸索研究出來的，怎麼現在到薛元青

的口中，就好像全都是她的功勞一樣。 

孟銳不大喜歡吃糕點甜食，但薛元青這樣巴巴拿過來叫他吃，而且這荷花酥看起

來也確實不錯，還是伸手拿了一塊，嘗了一口之後，他對薛元青道謝，然後側頭

對著薛清寧也笑了笑，「做的很好吃。」 

這個人天生唇角微微上揚，看起來好像一直面帶微笑，確實是個神采飛揚的少

年，但是想到薛元青臉上的傷，薛清寧還是不大想理他。 

下手也太重了，要是力道再重一點，她都擔心薛元青的左眼會被他給打瞎。 

她冷淡的說了一聲孟公子謬讚了，轉身回到西次間，坐在炕上繼續提筆臨字帖。

不過還是側耳細聽明間裡面的對話，想要知道這個孟銳到底是不是靖國公世子。 

可惜薛元青顯然對這種事不在意，但凡他看上的朋友，一向都不在意對方是什麼

家世，薛元韶又是個謙和的君子，也不會剛見面就打聽旁人的身世，所以直到孟

銳告辭走了，薛清寧也不知道他到底是靖國公世子，還是只是個同名的人。 

倒是聽到孟銳約了薛元青過幾日一起去騎馬，薛元青慨然應允。 

今天結識了一個新朋友，薛元青很高興，吃完晚飯之後還一直跟徐氏、薛元韶和

薛清寧說這件事。 

「我問過了，他今年也是十六歲，但比我要小兩個月，功夫很了得，出手穩準狠，

我看連我師父都比不過他。」說到激動的地方，他表現的很興奮。 



薛元韶對此已經見怪不怪，繼續低著頭一臉平靜的喝茶。 

徐氏則好笑又好奇的說薛元青，「被人打了還這樣高興，天底下你也是獨一個了。」

又問他，「你到底為什麼跟他打架？」 

薛元青說了緣故。原來他今日約了朋友出去射箭，在大街上看到有個婦人抱著肚

子躺在地上痛叫，孟銳半蹲在她身旁，旁邊還有一匹馬。 

旁邊有圍觀的人在竊竊私語，他也沒有全聽清，只以為是孟銳鬧市騎馬，撞了這

個婦人，一時打抱不平，就上前去找孟銳理論。 

薛元青是個做事衝動的人，說不上兩句就義憤填膺的動了手。孟銳顯然也不是個

好惹的，即刻就還了手。 

原本薛元青還仗著自己跟著師父學了幾年武藝，以為會打得孟銳求饒認錯，不想

自己的拳頭壓根就沒有機會碰到孟銳的衣角，反倒還被孟銳打了幾拳。 

徐氏很心疼，就有點兒埋怨起孟銳。 

薛元青反倒為孟銳說話，「這事不能怪他。那個婦人不是他撞的，是懷了孩子不

自知，提著重物動了胎氣，才躺在地上抱著肚子叫痛，孟銳當時騎馬經過，下馬

好心問她怎麼了。都怪我不清楚事情原委就對他動手，挨他這幾拳也是應該的。

而且，娘，他當時腰間是別著軟劍的，若他真有心要傷我，只怕我這條命今日就

已經交代在那裡了。」 

薛清寧仔細回想了下，孟銳的腰間確實繫著一條黑色革帶，不過她當時並沒有仔

細看，倒是一瞥之下覺得少年的腰身很勁瘦，被那條革帶一勒顯得身材很好。 

徐氏都不曉得該說薛元青什麼好了，心疼的看著自己的兒子。雖然剛剛已經叫人

煮了個雞蛋，用手帕包著在薛元青的左眼處滾了一會兒，但現在那一圈青色依然

很明顯，看著很觸目驚心。 

就算她已經知道這件事是自己兒子衝動了，不怪孟銳，還是忍不住問道：「那個

孟銳是什麼來歷？你打不過他的時候就沒跟他說你是誰？」 

榮昌伯府再不比以前，到底也是有爵位的，怎麼這孟銳竟然一點兒都不忌憚，照

樣把薛元青打成了這個模樣？ 

「嗐，打架的時候誰還有空說這些啊。」薛元青一臉不以為意，「而且這跟我是

誰，或者他是誰有什麼關係？跟我脾氣相投的，哪怕他只是個路邊的乞丐我也照

樣能跟他做朋友，若跟我脾氣不相投的，哪怕他是王孫公子我也不稀罕搭理他。」 

徐氏見從他這裡問不出什麼來，轉過頭問薛元韶，「你跟他說了會話，有沒有探

聽出他的家世背景來？」 

剛剛一直聽薛元青將那個孟銳誇得天上有地上無，徐氏心裡還真的對孟銳有點好

奇。 

薛元韶搖了搖頭，「不知道。但看他渾身的穿戴，還有通身的氣派，應該不是普

通人家的子弟。」 

徐氏問不出來也沒有太在意，薛清寧默默的想，母親也不會想到自家兒子一拳下

去打的竟然是京城最富貴、最有權勢的靖國公世子啊，若真知道，只怕母親跟大

哥這會兒都嚇得面如土色了。 



薛清寧猶豫了下，到底也沒有說出她心中的那個猜想。 

若她猜錯了，豈不是白白叫母親和兩位兄長虛驚一場？若是她猜對了的話…… 

看那個孟銳剛剛一臉不在意，還笑著跟她大哥二哥說話，想來他也未將這件事放

在心上。 

既如此，便這麼算了。 

薛清寧安下心來，伸手在攢盒裡面拿了塊棗泥山藥糕吃。 

第三章 藏在民間的皇室中人 

孟銳那日雖然約了薛元青過幾日一起去騎馬，不想第二日開始下起雨來，這馬自

然是騎不成了。 

不過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原本雖然已經過了白露的節氣，天兒還是有幾分悶熱，

讓人覺得難受的很。這場雨一下下來，秋意漸漸濃了起來，甚至早晚風大的時候

還要穿上夾衣。 

好在冬衣都已經做好了。 

薛清寧現在還小，跟著徐氏一塊兒住在上房。徐氏住東梢間，她住西梢間，做好

的冬衣一送過來，徐氏就叫丫鬟拿過來給她看。 

給薛清寧的夾襖有三件，一件是粉色的，一件是玫瑰紫色的，還有一件月白色。

三件夾襖領口和袖口都鑲著白色毛茸茸的狐狸毛，看起來就很暖和，伸手摸一摸

更是軟軟的很舒服；另外還有三件綿綾裙和兩件斗篷。 

薛清寧沒想到會有這麼多，這些冬天外面穿的衣裳不比其他三季的衣裳，做起來

要更費錢些，而且也不比其他三季的衣裳要經常清洗，容易顯得舊，即便按照舊

例，也不過府裡各人每年做兩身冬衣便罷了，現在徐氏竟然給她做了三套，甚至

還有兩件斗篷。 

她就驚訝的問道：「娘，怎麼有這麼多？其他人呢？」 

庶姊薛清雪慣常不忿母親只對自己的女兒好，有好東西從來不會想著她，已經在

父親面前明裡暗裡抱怨過很多次了。 

父親又很寵愛薛清雪，聽了這些話，難免就會過來說母親這個做嫡母的做不到一

視同仁，凡事只想著自己親生的孩子，明明薛清雪同樣也是要叫她一聲母親的。 

薛清寧不想徐氏因為這些事受氣。 

徐氏明白她的意思，心裡覺得很欣慰。她的寧寧長大了，知道心疼她，也會為她

著想。 

她伸手將薛清寧摟進懷裡，笑著說道：「我知道妳在擔心什麼，不過妳放心，給

妳多做的這些衣裳沒有動用公中的銀子，是娘自己的私房體己，就是有人想要挑

刺也挑不出我的錯來。」 

輕輕拍了拍薛清寧的背，徐氏接著說道：「娘就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有好東西

不給妳給誰？旁的人縱然叫我母親，到底不是從我肚子裡面鑽出來的，怎麼能比

得上妳在我心裡的分量？所以管他們怎麼看怎麼說呢，娘一點兒都不在意。妳也

別在意，高高興興的就成。」 

說完又命丫鬟拿大公子和二公子的冬衣過來給她看。 



看完了冬衣，徐氏叫自己的兩個大丫鬟文竹和瑞香過來，吩咐她們將冬衣送到大

公子和二公子的院裡去，讓他們兩個各自的丫鬟收好。 

至於羅姨娘和馮姨娘，還有她們各自的子女，以及三房各位主子的冬衣，徐氏都

交給了孫嬤嬤安排丫鬟僕婦去送。 

薛清寧比較關心林星承的那份，特地問了徐氏，擔心她忘記叫人做了。 

徐氏笑著抬手輕捏了下她圓嘟嘟的臉頰，「妳特地說的事，娘怎麼會忘？已經叫

裁縫也做了他的那一份，跟妳兩位哥哥的料子和式樣都是一樣的。」 

薛清寧這才放了心。 

看著孫嬤嬤告退出了屋，薛清寧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忙問徐氏，「娘，咱們小廚

房今兒是不是把月餅做好了？」 

府裡雖然有大廚房，但徐氏嫌離得遠，飯菜送過來的時候經常都涼了，所以特地

叫人將前院一間屋子收拾出來做了小廚房。 

又拿了自己的私房體己雇了一個好廚娘，一應他們大房每日該得的菜蔬米糧分例

都徑直送到小廚房來。若哪天想吃什麼新東西了，徐氏就自己拿私房體己叫人去

買，旁人也沒話說。 

因著明日就是中秋，早幾日小廚房裡的廚娘就過來問今年要不要做月餅，以及做

哪幾種口味。 

徐氏不是很喜歡吃月餅，嫌膩，也覺得這不過是應應景，就叫廚娘照往年一樣的

來做即可。薛清寧卻來了興致，說今年要做什麼鮮肉榨菜月餅和冰皮月餅，這幾

日淨和廚娘待在一起研究了。 

「做好了。」 

徐氏只以為她這是想吃了，正要叫丫鬟去小廚房拿一碟子過來，就聽薛清寧在叫

小桃，「妳去廚房裝一盤做好的月餅拿給孫嬤嬤，告訴她，待會兒她派誰去給林

公子送冬衣，順帶將這盤月餅也帶給林公子。」 

小桃應了一聲，轉身出門了。 

徐氏是真的驚訝起來，「寧寧，妳實話告訴娘，妳為什麼對林公子這樣的上心？」 

只是隔房一個妾室的弟弟而已，先前提醒她做冬衣的時候不要忘了林星承那一份

就罷了，這一次連月餅都不忘特地叫人給他送一份。要知道小廚房做出來的月

餅，連寧寧這樣喜歡吃的人都還沒有嘗過呢。 

薛清寧知道徐氏這是多心了，但是又不好說她是想讓林星承對他們大房的印象好

一點，往後他登基為帝時他們大房能多得點好處。她想了想，說道：「我就是覺

得他挺可憐的，而且我看大哥經常找他下棋，就想對他好一些，這樣往後他跟大

哥相處得會更融洽。」 

她這話倒不假，徐氏知道自己的大兒子一向冷靜，他近來對棋藝十分癡迷，不曉

得怎麼知道林星承下棋很厲害，經常去找他下棋，向他請教。 

雖然每次都輸，但依然屢敗屢戰，毫不氣餒，甚至差點兒都想拜林星承為師了。 

而林星承這個人，雖然只是三房一個妾室的弟弟，面對薛元韶這個長房嫡長子的

時候依然不卑不亢，甚至態度冷漠，不是薛元韶每次去找他下棋的時候他都會答



應的。 

薛清寧這個理由聽上去確實很合理，打消了徐氏的顧慮。她放下心來，沒有繼續

追問。 

不過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對薛清寧說道：「今早妳大哥跟我說，現在妳大了，

只學認字寫字是不夠的，過幾日他會開始教妳下棋。我覺得這樣也好，妳畢竟是

我們榮昌伯府的嫡女，不要求妳琴棋書畫都精通，但每一樣都要會一些，過幾日

妳就跟著妳大哥學下棋吧。」 

薛清寧傻眼了。她知道母親和大哥很希望她成為一個大家閨秀，也知道他們希望

她多學點東西是為她好，可她只想做條鹹魚懶散度日，真的不想學這麼多東西。 

但是她也知道，學棋這件事母親和大哥已經達成了共識，她再說什麼都沒有用，

只能無奈的歎一口氣，一臉生無可戀的趴在了炕桌上。 

 


